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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訪港旅客中內地居民佔六至七成，旅客在港消費開支中，也有六至七成是來自內地旅客。但
我們不能據此說內地旅客是推動本港物價上升的重大因素，因為所有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只佔本地生產
總值GDP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內地旅客在港消費開支只佔百分之七左右，並不會對本港的經濟活動尤其
物價水平產生太大的直接影響。

佔領中環破壞與中央互信

最近，媒體頻傳習
近平總書記將在今年3
月開始他履新後的首度
出國訪問。除了訪問俄
羅斯，目標之一就是非
洲。相信這一信息會令
國人及非洲大陸的朋友
們感到高興，也會讓許
多揣測中國外交動向的西方人士議論多多。

說到如何評價中國的對非關係，筆者對許
多境外媒體的朋友早就說過這樣一句話，即 「
非洲雖遠，但卻是新中國的精神近鄰」。習近
平將訪非這則信息是否可以印證此話，我不便
妄議。但他的訪問若能成行至少可以使境外媒
體，特別是西方傳媒界明白，中國與非洲的傳
統友誼和戰略互惠關係確實非同尋常！

習首訪行程包括非洲
說來有趣，我在聽到這一消息時，腦子裡

閃動的卻是若干年前在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
遇到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忙裡偷閒想去看看
這個城市的博物館。因為路不熟，誤走誤撞地
走進了一條比較僻靜的小巷子。一看沿街老舊
的房子就能判斷出，住在這裡的人家大都不富
裕，或者說都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吧。當我告
訴那些好奇地圍上來的老人和婦女自己是中國
人時，他們最初都不置可否地直搖頭。此時，
我忽然靈機一動，說是 「從鄭和家鄉來的」。
此話一出，四周立刻響起了一片 「鄭和？！江
胞（音譯，斯瓦希里語中的 「朋友」 「歡迎」
之意）！江胞！」的歡呼聲。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我回國
後把此事講給親朋好友，他們幾乎都不相信。
是啊，中國明代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到過的非洲
東海岸，至今還會記得他老人家的名字，聽上
去的確有點不可思議，但這是真的，千真萬確
。不僅如此，我有幸接觸過的幾位中國前駐非
洲國家的老外交官們也曾說過，十幾年前，你
對非洲底層民眾說 「China」他們可能不甚了
了，但你如果說 「周恩來」，卻幾乎沒有人不
對你報以友好和親熱的回應。上世紀六十年代

，周恩來總理對非洲多國的成功訪問早己成為非洲公眾永
不磨滅的友誼記憶……

筆者記述這些往事，無非是要說明，習近平即將成行
的對非訪問，既具有歷史意義又具有現實意義，既有象徵
意義又有實際意義，既是為了友誼的傳承又是為了拓展新
型的戰略互惠關係。事實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已經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非洲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逐
步走向高潮；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則出現了政治上的 「井噴
」，西方國家把這一現象稱為 「獨立運動的雪崩」。新中
國對有與自己相似命運的非洲人民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
。在此之後，取得獨立的非洲各國走上了謀求發展的道路
。以援建坦贊鐵路為鮮明標誌的中非政治關係也由此增加
了經貿內容。當然，這個時期非洲對中國的最有力支持
則是幫助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也更
加務實。鄧小平確立的互惠互利基本原則，改變了以往政
治經濟相互脫節的狀況。而隨冷戰的結束和經濟全球化
的推進，中非經貿關係更有了長足的發展。在中國經濟 「
走出去」的方針與 「促進和諧世界」的戰略思想指導下，
中非經貿往來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車道。首屆中非論壇在
北京的成功舉行，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
高、來賓最多、影響最廣的一次國家級外交戰略行動。而
中非論壇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之一，則是中非雙方的進出
口貿易額已基本上達到了平衡。這一平衡有力地說明中非
雙方在經濟領域的互惠，以及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度的大
大增加。

消除陰影推進傳統友誼
交往多了，矛盾也自然會多起來。無可諱言，由於種

種原因，中國與非洲在不斷擴大和深入交往中，也出現了
一些令人不快的摩擦和糾紛。其中較多的為商務和勞資糾
紛。一些到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家，由於不熟悉非洲社會
的歷史進程、文化背景、人文風俗、民族特點、職業習慣
，常常在企業管理上與當地公眾之間出現不該發生的誤會
。個別缺少職業道德和操守的中國廠商，在商品交易中以
次充好，不講誠信的行為，也給傳統的友好中非關係蒙上
了陰影。所有這些，加上某些媒體的歪曲報道和炒作，也
讓 「中國威脅論」和所謂中國搞 「新殖民主義」的謬論在
非洲找到了一定市場。

儘管瑕不掩瑜，深厚牢固的中非友誼也不會因此而出
現動搖。但筆者依然認為，在中國國內有必要對廣大公眾
特別是企業界人士進行一次關於中非友誼的針對性教育。
也有必要在中小學教育中增加中非友好往來的歷史內
容。希望通過習近平在今年春天對非洲的訪問，能把
這種公眾教育活動推向新的高度，為中國與非洲的傳
統友誼帶來最為和煦的春風，留下一篇濃墨重彩的華
章！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自由行絕非通脹主因
□吳明錄

永續論壇豈能不談統獨？ □林修祺

在剛過去的春節假期，大
批內地旅客湧港，迫爆本港很
多熱門旅遊景點及商場，不少
港人感到擠迫和不便。這種情
況在其他 「黃金周」假期也時
常出現。即便是在非 「黃金周

」的日子，隨內地開放 「自由行」的城市越來越
多，個別城市實施了 「一簽多行」，來港觀光購物
人數不斷上升，令本港本已十分有限的空間愈顯擠
迫，市民大眾對此頗有微言甚至不滿。少數內地旅
客不文明的失儀、失態言行，更是產生了較負面的
影響。這不能不令人嚴肅考慮本港接待旅客的承受
能力問題。

所謂「推高物價」太武斷
日前梁振英特首就 「世通假期」問題作出回應

時，就對本港未來的旅遊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梁振英透露，政府內部已接近完成有關香港旅遊業
日後發展方向的檢討，要點是，不應該盲目追求旅
客人數的增長，而是應該追求更好的經濟效益，同
時要爭取社會效益， 「不能影響到香港市民的正常
生活」。這無疑點出了內地 「自由行」為本港旅遊
業帶來機會與挑戰的核心問題所在，是值得關注與
支持的，也再次表明梁振英政府是一心幹實事、急
市民之所急的。如果這些檢討建議形成具體的政策
措施，相信日後本港旅遊市場將會趨向於井然有序
，在 「質」的方面有較大改善。

大量內地居民來港 「自由行」，除了給港人帶
來空間上的擠迫和生活上不便，也有一些意見認為
，是他們推動了本港的物價上升，甚或加劇了本港
的通貨膨脹。說 「自由行」遊客推高了本港的物價

，這當然是實事，因為他們來港觀光、購物、消費
，為本港市場提供了更多的需求。需求增加了，物
價自然會上升。但 「自由行」究竟推動本港物價上
升了多少，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學術問題。武斷
地說 「自由行」推動本港物價上升了很多，乃至是
加劇本港通貨膨脹的主因，則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我們可以從幾個側面來簡單地回答這一問題。

遊客消費僅佔GDP一成
第一，本港旅遊業確實是依賴於內地旅客，近

幾年訪港旅客中內地居民約佔六至七成，旅客在港
的消費開支中也有約六至七成是來自內地旅客。但
我們不能據此說內地旅客是推動本港物價上升的重
大因素，因為所有旅客在港的消費開支只佔本地生
產總值即GDP的百分之十左右，內地旅客在港的消
費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左右，並不會
對本港的經濟活動包括物價水平產生太大的直接影
響。考慮到本地生產總值是個淨收入概念，而旅客
在港的消費開支並不是一個淨收益指標，因此對本
港經濟表現包括物價變動的直接影響就更為有限。

第二，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構成中，近幾年
佔比重最高的是進出口貿易，公共行政及社會和個
人服務，金融及保險，及樓宇業權這四大領域，分
別為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十六，及百
分之十左右，而這些都和內地旅客來港 「自由行」
並無太大的直接關係。受 「自由行」影響較大的一
個行業是住宿及膳食服務，但其增加值只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百分之三至四；另一個較受 「自由行」影
響的是批發及零售業，但其增加值也不過是佔本地
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左右。如果再考慮到這兩個行
業的增加值中也有香港市民及其他訪港旅客的貢獻
，就不難知道 「自由行」對通脹的影響是不大的。

第三，香港旅遊發展局曾在二零零九年底進行
過一項專題調查，以評估 「自由行」計劃對香港經
濟的整體影響。結果表明，把直接影響及之後的影

響全部考慮在內， 「自由行」計劃在二零零九年為
香港經濟帶來一百六十一億元的增值額，這一數額
雖不算小，但只佔當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不足百
分之一。

其實對本港經濟活動影響大的，是《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而 「
自由行」只是CEPA中很小的一個計劃。但由於 「自
由行」是港人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
，而CEPA中的許多其他項目只有相關行業或專業的
人員才能接觸和體會到，不少人難免把CEPA與 「自
由行」混為一談，把CEPA的功效與問題全部或部分
地歸於 「自由行」。因此 「自由行」的作用是被人
們有意或無意間大大地 「放大」了，其對本港經
濟活動包括物價水平的真正影響，遠沒人們想像
中那麼大。

在質和量上加以控制
實事求是地說，內地居民 「自由行」為香港帶

來了一定的商業利益，特別是在推出初期可以說是
「救活」了飽受 「沙士」摧殘的本港百貨零售業和

酒店餐飲業。但 「自由行」畢竟只是一個入境旅遊
計劃，不可能也不應該對服務門類齊全、特別是現
代及專業服務業發達的香港經濟產生太大的影響，
自然也不會對本港的物價上升或通貨膨脹有太大的
推動作用。

經過近十年來的實施， 「自由行」目前真正的
問題是，內地大批訪港人潮無日無之，本港很多旅
遊景點和熱門商業區的承受能力都已經飽和，甚至
是嚴重飽和，對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乃至香港良好
的環境及形象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正如梁振
英特首所指出的那樣，是可以通過適當控制內地訪
港遊客的 「質」和 「量」來大體上解決的。香港不
可能、也不應該像某些人所鼓吹的那樣閉關鎖港、
切斷與內地的經貿關係的。

作者為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博士

香港能否落實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的目標，歸
根結底，是香港社會能否凝聚共識的問題。說得
更白一點，就是立法會各黨派能否相互妥協消除
分歧。

但令人奇怪的是，反對派人不提自身責任，卻
將責任全推到中央政府身上，不斷指責是 「中央不
信任香港」、 「阻礙香港普選」。更有甚者，某些
以法律學者掛帥的政治人物，以 「達到平等對話」
為由，鼓動所謂的 「佔領中環」運動，意圖製造民
意壓力以逼中央就範。如果反對派還相信，香港市
民所堅守的核心價值，就應該做出增進香港與中央
互信的行動，而不是做出 「少數人之惡」的偽民主
之舉。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中央絕非反對或者禁止香
港擁有普選的權力，事實上，基本法已清楚寫明 「
最終達至普選」。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前的決定
，更已明確指出，香港可於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

官，決定亦同時清楚表明，在行政長官普選後，立
法會全部議員亦可以由普選產生。

編造民意 反對派不光彩
因此，從憲政角度上，香港已不存在任何落實

普選的阻力。問題也早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後由中央降到了香港特區。中央政府並沒有義務
，也沒有任何必要的責任，要強迫香港必須在二零
一七年進行普選。事實上，按政改 「五部曲」，政
改方案由特區政府提出，交由立法會通過，最後才
報中央政府批准，就算中央政府希望方案通過，若
立法會拒絕，普選同樣會夭折。如果真出現此種情
況，是否也要歸咎於中央政府？

當然，反對派人士或許會說，香港的建制派 「
聽命」於中央，只要中央首肯，建制派一定不會在
立法會投反對票。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英國殖民政治
者思維。假若此種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是否同樣可
以說，反對派完全聽命於美英政治勢力，如果美國
人反對，反對派就只能反對到底？反對派以這種邏

輯來攻擊中央政府、攻擊香港的建制派，實際上是
在揭露自己的思維缺陷。若一項得到全港三分之二
市民支持的重大議題，建制派敢反對嗎？這不是與
民為敵的做法？有哪個愚蠢的政治人物會做出這種
舉動？事實上建制派所代表的，是香港一大部分市
民的意見，攻擊建制派 「聽命」於中央，無異於抹
殺真正的民意。

維護互信 各派責無旁貸
民主從來不是一步到位的，就算是反對派的精

神 「教父」美國，落實全民普選，也用了超過兩百
年時間。香港一百五十七年的殖民統治，更是到最
後五年，才有真正意義的議會選舉。當然，時間短
長，不應成為落實普選的障礙。但同樣，時間短長
也不應成為強行抹殺其他民意的藉口。一些學者如
葉健文、戴耀庭常愛掛在嘴邊的是： 「討論普選二
十年，自己等不及了」，於是通過自己的十多年的
學者面目所經營到的剩餘政治價值，鼓動一場所謂
的 「佔領中環」運動，意圖將自己的個人意願，強

加於香港市民身上，人為地製造虛假民意去逼中央
就範。

這種做法其實非常可笑，假若香港廣大市民真
的像反對派口中所言，如此強烈且一致地站在他們
一邊，焉用戴耀庭先生人為地去呼籲、鼓動 「佔領
中環」？不是說香港市民已經足夠成熟了嗎？難道
還需要葉健民先生去 「開啟民智」、訴說民主的好
處？這種做法的本身，根本是在侮辱香港七百萬市
民的智慧。更是那種典型的殖民精英思維在作祟，
將香港市民視作 「待牧的羔羊」。

戴、葉兩位學者，長期觀察香港的政治發展，
過去處事方法一向以溫和理性著稱，此次竟然鼓吹
激進的革命式民主，其背後原因耐人尋味。但如果
這兩位學者還認同，香港的成功在於四大核心價
值，在於求同存異、理性溝通的話，那麼他們更
應該去做促進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的互信工作，
而不是用極端手段去破壞這種來之不易、僅有的
互信。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日表示，要全面、準確地
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把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統一起
來；就是要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
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
有機結合起來；就是要做到求 「一國」之大同，存
「兩制」之差異。這些話儘管不受反對派中聽，卻

是香港的政治現實。

曾任馬政府首任 「閣揆」
、現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的劉
兆玄，上個月在聯合報 「名人
堂」欄目，發表《時間換空間
─設兩岸永續發展論壇》一
文，倡議設立 「兩岸永續發展
論壇」（簡稱 「發展論壇」）

，主張邀請各黨派及民間人士，與對岸有識之士共
商未來的願景。議題範圍包括經濟發展、環境保護
、社會正義、人文關懷、政治制度與政治改革。此
機制，由民間先開始，每年設定議題，撇開現實的
「統獨」，談未來兩岸的發展，雙方共同討論，為

未來的兩岸找到改進的作法，規劃出進步的、創意
的、合理的、可持續的願景。劉兆玄說，這個機制
由民間推動，但又必須有兩岸政府充分的信任及重
視，才能有相對的影響力。

卸任「閣揆」倡設高端論壇
劉兆玄特別向記者說明，這個構想已經與馬英

九交換意見，意思就是已獲得馬英九的贊同和支持
。劉兆玄是學者出身，又是馬政府的卸任 「閣揆」
及馬英九的親信人物，由他倡議和帶頭推動設立一
個兩岸交流高端論壇，無疑具有相當的優勢條件和
積極意義。若然這個高端平台舉辦順利，成效卓著
，還可升格為對兩岸政府間具有重要溝通功能和建
議影響力的 「二軌」管道，為兩岸的談判協商創造
條件並做準備工程。

然而，從劉兆玄所透露的內容來看，其規劃的
「發展論壇」，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

第一個問題，是 「發展論壇」的議題涵蓋兩岸

關係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包括經濟、文化、社會、
政治四大領域，格局似乎頗大，卻沒有突出的主題
，相比於現有的不同範疇的論壇和交流平台，沒有
顯著的特色和獨有的功能。

論壇涵蓋面太廣，在實際運作上難以面面兼顧
，如果勉強兼顧，均分時間精力，則對不同領域的
議題無法集中精力深入探討。

國共兩黨建立的交流平台，即 「兩岸經貿文化
論壇」，辦得很成功，但經過八年來的運作，亦覺
得經貿與文化的議題很難兼顧，最終只能把主力放
在經貿方面進行系統性的深入研討， 「文化」只能
從屬 「經貿」成為陪襯。因此，馬政府的 「文化部
長」龍應台，在去年5月提出文化論壇單列的設想，
倡議另建 「兩岸文化前瞻論壇」。

資源雄厚的國共論壇，只涉及經貿與文化兩個
範疇，尚且有無法兼顧的局限性，何況 「發展論壇
」涵蓋經濟、文化、社會、政治議題，肯定更無法
兼顧兼得。因此，筆者建議， 「發展論壇」宜專注
於探討兩岸政治關係的議題。兩岸關係已由開創階
段進入鞏固深化的階段；隨兩岸關係走完 「淺水
區」進入 「深水區」，政治關係的發展明顯滯後，
政經關係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顯，若不及時正視和
處理這個問題，勢必成為兩岸關係永續和平發展的
隱患。若 「發展論壇」定位為政治高端論壇和對話
平台，將具有別開生面的特色和前瞻意義。

不能迴避「現況」空談未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劉兆玄認為，在 「現況」下

談兩岸，必不能免於 「統獨對立」的局面，而能談
的都已差不多談完了，進一步的議題牽涉到敏感的
定位問題，恐難免尖銳對立。解決之道，唯有把聚
焦點放在未來，拉開時空距離，以長遠的眼光，超
越兩極的思維，尋找理性處理的空間。這番話等於
說，在 「現況」下，即統一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

問題不能碰，唯有超越 「統獨兩極」談沒有方向、
目標的 「未來願景」。

世上哪有脫離 「現況」、不知方向、目標是什
麼的 「未來願景」？以台灣當局在1991年3月14日通
過的《國統綱領》為例（此綱領雖被扁政府 「終」
結，但美國認為仍然存在），其所揭示的目標、原
則都十分明確，無論是近、中、遠程階段，方向都
沒有改變，這是一個連貫的發展進程。參照此綱領
的階段劃分內容，兩岸關係已進入 「中程─互信
合作階段」，即 「政經並舉」階段，難道可以脫離
「現況」空談遠程階段、異想不是統合目標的未來

願景嗎？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呼籲： 「探討國家尚未統

一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這就是 「現況」下無
法迴避的政治議題，關乎兩岸關係的性質和政治定
位，關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路線和方向。如果對
這個擺在眼前的癥結性問題不談不理，試問如何談
未來發展？談怎樣的未來願景？難道 「不獨、不統
、不武」就是 「永續發展」的未來願景嗎？

「以拖待變」只能苟延偏安
劉兆玄已表明，他倡設 「兩岸永續發展論壇」

的出發點，就是 「以時間換取空間」。這是台灣當
局 「以拖待變」的兩岸戰略思維，策略上就是盡可
能拖延政治談判，拖延政治談判的方法，就是 「台
灣朝野政黨沒有共識」。謂予不信，就搭建一個民
間論壇，讓各黨派及民間人士海闊天空、任意發揮
，百無禁忌、爭論不休，藉此證明 「台灣民意無共
識、政治談判條件不成熟」。這種 「時間換空間、
以拖待變」的戰略和策略，充其量只能苟延 「偏安
」。從兩岸發展大趨勢來看，時間不在台灣方面，
越拖下去，變的就是談判籌碼越少。此中利害得失
，豈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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